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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霞

河北诗词协会会员，现就职于
献县政法委。

秋
□李学霞

蓐收象辇憩村西，一霎秋华皆到齐。

风拽红霞涂上树，露催黄菊绽成批。

寒蛩好事将群凑，归雁多情把字题。

最是悠闲垄头客，铁牛放手试新犁。

感怀
□潘洪斌

雨暗云愁结晚阴，秋山老屋独沉吟。

风尘牢落貂裘敝，天地苍凉荆棘深。

齿堕还扪三寸舌，鬓衰空掷百年心。

荒鸡啼破蓬窗夜，疑是哀鸿在野音。

潘洪斌

网名中山书隐，河北青县人，沧
海诗社副社长。

怀念林暗草惊风的岁月，一矢飞来，我审视着它美好的雕翎。——刘海亮

单身汉泗郎
□曹永强

泗郎是算命先生给取的名字，平时爹
娘都叫他四丫，孩子们则叫他长粉条或细
尾巴狼。

泗郎曾有三个姐姐：大丫、二丫夭折，
三丫天生弱智。娘生下第四胎时见是儿
子，惊喜不已，如获至宝。因担心儿子寿
命不长，便请来算命先生给他卜卦。

先生看过相面，测过八字，面色凝重
地对泗郎娘说：“此儿郎命运不顺，需依策
化之。”

泗郎娘急问：“用何良策？”
算命先生说：“说来也简单：脑后留

辫，至十二岁，方可剪除。取名泗郎，百病
不侵，鬼神远避。”

村里人很少知道“泗郎”蕴含何意，干
脆就理解成了“四狼”。直到十一岁开始
上学时，泗郎脑后一直是留有小辫子的，
孩子们也就很自然地把他叫作细尾巴
狼。又因泗郎小时总是鼻子郎当的，经常
在下巴上挂着一条或两条长长的“粉条”，
人们又叫他长粉条。其实他名字中的

“泗”就是鼻涕意。
泗郎读书时最叫老师犯难。文化水

平不高的蔡老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
“免”字，教他读音：“mian——兔”。他就
跟着读“棉——裤”。老师再念“兔”，他就
再读“裤”。老师问他“一只鸡和一只鸭共
几条腿？”他就说：“鸡腿还没数出来，再来
只鸭子呱呱叫，让我怎么数？真是故意难
为人!”老师有口难辩，同学们则是一阵哄
笑。

放学后，一群孩子追着泗郎喊：“细尾
巴狼，上东房，辫子小，鼻涕长，一直流到
树枝上，晾成粉条自己尝。”泗郎就蹬开长
腿去追那些比他小几岁的孩子，抓到后便
使劲捅他的胳肢窝，那个孩子就笑得喘不

过气来，不住地求饶：“不喊了，再不敢
了！”

泗郎读书不到两个月就辍学了。他
读书没有天分，体力却很好。他没事就去
生产队挣工分。大人一天挣八分，他挣二
分。

泗郎还真是命运多舛，刚刚成年，父
母就亡故了。一个姐姐出嫁后也没了来
往。

好在有生产队这个大家庭，泗郎也是
如鱼得水。他干活卖力气，从不偷懒。挖
地窖掏粪坑、扬麦糠扛麻袋、扒火炕打土
坯等等这些脏活、累活他都乐意去干。队
长派活总是第一个想到他，社员们也乐意
跟他结伴搭伙。只要你不吝惜你的语言
多加赞赏，泗郎就有使不完的力气。

生产队里也不亏待泗郎。别人一天
记八分工，队长有时会吩咐会计给他记十
分，这可是生产队的最高奖励。队里分配
粮食、蔬菜什么的，如果有余头，队长就吩
咐奖励给泗郎。有人说队长偏心眼。队
长回敬道：“别光羡慕人家分得多，要跟人
家比谁干活多，不服你也掏半天茅厕试
试!”那人立刻哑口无言。

后来实行了包产到户。由于姐姐的
户口还没迁走，泗郎分得了两个人的地，
有六亩。没有了队长的指挥和社员的协
同劳作，泗郎对分得的土地失去了驾驭能
力，一年下来也没有什么收成，后来就干
脆荒废不管了。

泗郎自家地种不好，却成了别人家的
香饽饽。东邻盖房需要人手，泗郎就去给
东邻帮工。西邻修院墙需要帮工，泗郎就
去西邻助力。泗郎的劳动报酬就是吃一
顿饱饭，有时还会得到一两件旧衣服的馈
赠。泗郎也因此练就了“扔砖”的绝技。

盖房需要上砖时，泗郎的身手最是灵巧不
过：他把两块砖往手里一掐，腰身一挺，带
动两臂往前一送，便听“嗖”的一声，俩砖
头缠绵着宿鸟投林般地飞出去，稳稳地落
在接砖人的手中。泗郎扔砖几乎不用眼
睛瞄准，而且是不间断的，速度之快如鸡
啄碎米，节奏之匀如时钟摆动。

泗郎也相过一次亲。他见到邻村那
个漂亮姑娘时，紧张得不得了。先是满脸
通红，头冒虚汗，表达上几近失语。后是
两腿发颤，浑身抽搐，差点就昏厥过去。
之后，泗郎就彻底断了成家这个念想。

当外出打工成为时尚后，泗郎就被村
里一个叫周大个的建筑包工头看中。一
到开春，泗郎就随建筑队出发，直到天寒
地冻才返回家中。

人们都不知道泗郎每天能挣多少钱，
周大个是不是每月给他发工资。看泗郎
的面色是红润的，笑容是灿烂的，可知周
大个应该有办法让他高兴，他的打工生活
应该是快乐的。未曾流言泗郎好酒、好
赌、好色，只听闻泗郎最喜别人赞许。周
大个的性格就是擅长恭维人，他就是最会

“赏识”泗郎的那个伯乐。
后来，泗郎的腰就直不起来了，于是

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重新过起了六神无
主的日子。

队里分的那六亩耕地应该是有种粮
补贴的，但他没有上报，也就一直没有领
取。现在，地邻们已经把他家的耕地蚕食
过半，只剩下一条长长的过道，更没办法
耕种了。

庚子鼠年，泗郎恰为花甲之年。按有
关政策，泗郎被评定为五保户，每月有几
百元的生活补贴，可以不用外出打工。

这一年，正是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

扶贫工作组要给泗郎家翻盖新房。泗郎
光棍一人，觉得住坯房挺好，冬暖夏凉的，
不用开空调，也不用生煤炉。于是就不想
找那个麻烦，决意不盖。

工作组完不成扶贫任务，不好向上级
交代，就三番五次地来他家做工作。

村干部也劝泗郎说：住新房好，又干
净，又漂亮。而且又是花国家钱，别人想
都想不来的。

最后，周大个找上门来，对泗郎打包
票说：“盖房的事，我可以包揽下来，不用
你操半点心！另外，你跟我打了几年工，
我也给你打一次工，我不要工钱，省下来
的工钱给你用在置办家具上。”

于是，仅用了一个月，泗郎家的旧房
子就变成了新房子。新房子是按照统一
标准建造的，房顶用的是新兴材料，据说
永不漏雨。玻璃窗是真空的，又明快又保
温。墙体虽然比原来坯房薄了一半，但因
为使用了保温材料，保暖效果并不比原来
坯房差。

周大个果真履行了承诺：新床新桌
椅、新枕新被褥、新灶新锅碗，一应生活用
品买了个齐全。另外，还给泗郎家安装了
照明和取暖设备。

泗郎不仅有了“五保”，还住进了新房
子。泗郎赶上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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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永强

网名蓝海永礁，有小说、散文、
民间故事等作品发于国内诸多报
刊杂志。

·语丝

白国成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河北省楹
联 学 会 常 务 理 事 。 获 2017
年—2019年中国对联“创作奖”金
奖提名，2018年—2020年中国对
联“甘棠奖”十佳。

春日河畔（外一首）

□白国成

鬓边吹绿又春风，流水年来各不同。
尚喜诗心犹未老，梢头跳动小丸红。

初夏闲吟

最爱桥东十里湖，烟波堆作玉盘珠。
芰荷几叶青钱小，已逝春光买得无？

偶遇粉黛乱子草（新韵）

□任凤荣

时到深秋叹寂寥，霜催叶落百花凋。
忽来一片红霞乱，可爱千株草籽娇。
旖旎风光扑粉面，缠绵客梦系蛮腰。
相思满地悄拾起，不见飞鸿信怎捎？

任凤荣

任丘作协理事，作品发于《中华
散曲》《燕赵诗词》等刊。

文人丹青

赵济华作


